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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lu Nan's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Four Seasons: The Daily Life of 
Xizang Farmers", and explores the visual expression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the image to obtain the uniqu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precipitation type" photographer by combining the analysis of the material media of the photos and 
a large number of investigations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photographer's creation.In the photography collection, the 
aesthetic sense of visual form of the photos presents a dual relationship. In the composition, the central composition of 
Oriental ceremony and the linear composition of western oil painting interweave and coexist, and the plain black tone 
and the holy white tone accompany each other.This dual relationship, along with the "interest" of photography of 
Tibetan national spirit in Tibet, triggers the audience to think about the "thorn" of photography of life and death.Based 
on the visual analysis of this individual photographe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various possibilities of visual analysis, 
and arouses more attention to the visual exploration of local photograp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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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着重讨论吕楠的《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纪实摄影作品的艺术表现，结合照片物质媒介分析及对摄

影师创作背景的大量调研，探究影像的视觉表现以及精神内涵得出“沉淀式”摄影师所特有的价值取向。在摄

影集中，照片视觉形式美感呈现了一种双重关系，构图中的东方仪式中心构图与西方油画感的线性构图交织并

存，影调的质朴的黑色调与圣洁的白色调如影相随。这种双重关系随着西藏藏民的民族精神的摄影“意趣”，

引发观者对生命与死亡这一摄影“刺点”思考。基于这一摄影师个例视觉分析，探讨了视觉分析的多样可能，

引发更多对本土摄影师视觉探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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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庄子》中的“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

不能动人”，正是对吕楠的摄影最好的注释，他用真

诚创作最摄人心魄的纪实影像。吕楠的摄影生涯并不

算是多产，在辞去《民族画报》工作后成为自由摄影

师。而他通过 15 年时间沉淀下来的《被遗忘的人：

精神病人生存现状》《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和《四

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三部曲是对人生不同生命

状态的写照。从《被遗忘的人》身体的痛苦，到《在

路上》灵魂的净化，最后实现《四季》心灵的平静祥

和是吕楠通过镜头对人生的解读。 

《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作为三部曲中的

“升华”，为了得到西藏藏民这一中国大地上的神秘

文化形态的视觉表现，他潜伏到淳朴的农村大地，探

究虔诚的西藏农民心中纯洁的圣光，利用手中的相机

实现了真诚摄影与虔诚生活的对话，最终得到了散发

着人性光辉的视觉图像。 

2.《四季》作品艺术特色探究 

吕楠的《四季》主要记录的是 21 世纪初中国西

藏农村大地上藏族农民的日常活动，该作品聚焦于中

国西藏农民这一极其神秘且纯洁的群体，却并未直面

西藏佛事宗教宏伟教化的精神属性，而是从日常生活

细节挖掘中国少数民族中农民的人性光辉。栗宪庭十

分欣赏吕楠的作品，认为他拍摄的照片象征了人类现

如今的精神状况，象征了人类伟大精神的复归。
[1]
在

吕楠的整部摄影作品中看不到“模式化”精准搭配的

人物关系与构图，也没有人云亦云的观念介入，他通

过快门将自己的风格凝固于照片之中，最终沉淀为属

于自己的精神符号。 

2.1 吕楠摄影构图美学 

构图作为摄影师对拍摄题材及画面的选择，能充

分体现摄影师对拍摄对象的感悟与艺术表达。吕楠在

整本影集中并不是限制于某一固定构图方式，也不刻

意强调黄金比例，而是巧妙将自己对生活和民族精神

哲学的感悟融入自己的构图画面中，从而使画面达到

超凡脱俗的意境。在画面构图上给观者最大的审美体

验是东方传统生活仪式感与西方油画线性描绘的和

谐共生。 

2.1.1 构图中的仪式感 

摄影自西方传入中国以来，长久的担任着肖像记

录的职责，也潜意识的将这种生活仪式刻入到中国传

统的思维中。这种仪式感是我们面对相机时，会习惯

性的端庄坐姿，使得自己保持良好的体态，在最终的

照片中展示一种无可挑剔的尊严。正如苏珊·桑塔格

在《论摄影》中提到：在中国，拍照永远是一种仪式，

永远涉及摆姿势，当然还需要征得同意。如果某个人

“故意捕捉一些不知道他来意的群众镜头”，则他无

异于剥夺人民和事物摆出最好看的姿势的权利。
[2]
在

吕楠这部作品中，同样大量运用中心式构图对中国西

藏农民进行肖像记录。《外祖母和外孙女》是拍摄于

2001 年，照片的主角是藏族外祖母和她的外孙女。

画面中的血缘关系的亲密属性通过外祖母双手环抱

女孩所体现，照片中的被摄者俨然将摄影视为生活的

一种仪式，面对镜头的奇袭，刻意维持着自己身体的

端庄姿态，又不可避免的在形体上显得僵硬。将民族

性的元素从画面抽离，这样一幅照片与中国传统家庭

记录的仪式照片并无差异。吕楠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

摄影师拍摄中国西藏农村大地的藏民，在定格的照片

中无时无刻不流露着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也正

是在吕楠这样构图美学的纪实摄影中，让我们认识到

中华大地上的另一种生活形式。 

2.1.2 构图中的绘画感 

摄影术发明之前，绘画长期担任着复制摹写功能，

本质上是带有叙述性质的对现实的“客观”描绘。摄

影与绘画同样作为美的表达，正如宗白华所说：“美

的形式之积极作用是组织、集合、配置。一言蔽之，

是构图。使片景孤境自织成一内在自足的境界，无待

于外而自成一意义丰满的小宇宙，启示着宇宙人生的

更深一层的真实。”
[2]
两者在构图美上有相似性，然

而摄影的出现，挤占了绘画原本职能，作为新出现的

艺术手段，不可避免的对长期积淀的绘画进行学习，

尤其是以人物为基础的纪实摄影将绘画的手法融入

到自己的创作语言中，从而使影像更具有吸引力。《捆

麦子的女人》是吕楠 1999 年在西藏拍摄的捆麦子的

女人，第一眼看去，观者便能联想到绘画中米勒的《拾

穗者》油画作品。在画面构图中融入了西方油画的创

作手法，将人物置于大空间中，通过人物群组化把两

个人物联系起来，使画面中人物看上去紧凑而不松散。

画面中人物主体相对较小，留下大面积的背景刻画，

景象的远、近、中景的处理，强调了人物与景象的相

互关系，又使得各自具有独立性。吕楠在摄影画面的

构图中直截了当的寓意了绘画故事性，画面虽没有绘

画笔触的模仿的处理，依然给观者一种强烈的绘画感

受，这得益于景别的处理及人物动态刻画进行的视觉

建构，吕楠正是利用这种视觉表现能力让观者可以从

一群淳朴的农民形象中感悟到如画般的意境。 

2.2 吕楠摄影影调美学 

影调是利用光影变化构成画面具有视觉的节奏

和韵律，不同的影调能够给予观看者不同的审美体验。

吕楠的《四季》通过光线的处理使画面避免平铺直叙

的中间调，利用高调与低调的冲突而赋予影像以民族

诗意美学。使得观众驻足于照片前时，可以体验到西

藏农民游走于“理想”与现实亦实亦虚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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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质朴的黑色调 

在吕楠的镜头下，既没有西藏雄伟壮阔的自然风

光，也没有宗教神圣喇嘛和宏伟的庙宇，有的只是真

真正正的农民生活。吕楠形容自己的工作并不是在拍

‘西藏的农民’，而是在拍真正的‘人的生活’——

——正如每一个观者曾经也经历过的，但在大多数地

方已经消失的人类健康的质朴的生活。摄影师怀着谦

卑之心拍下每一张照片。尽可能去掉观者、摄影师以

及被摄者之间的歧义，让本质的东西以最根本的方式，

让人更好理解的方式，或者吸引人的方式，打动人的

方式，传达出来。
[4]
吕楠在《挖土豆的老人》中赋予

挖土豆的老人以黑色影调，光线的刻画使观者的视点

停留在男人额头，人物形象抽象为皱纹线条，而这种

抽象线条又因黑色影调得到强化，转化为了时间磨砺

的具体形象，图中男人成为时间历程上的标志物。吕

楠正是从这种黑色调出发，使观者的确能够发现黑白

摄影中的象征性，画面也显得更为庄重严肃，一定程

度上给观看者留有更为丰富的想象空间。黑色影调下

的西藏农民形象刻画，成为农民群像的代表，是中华

大地上农民质朴性格的具象表现，他们是现实中生活

的“黑色”，压制着自身个性，用双肩扛起生活的信

念。画面中虽然褪去了农民劳作的辛苦氛围，依旧可

以从细节展现了现实的艰辛，吕楠在影像中正是利用

这种黑色调让观者感受到一种现实的压迫感。 

2.2.2 恬静的白色调 

在影集中黑色调是对个体质朴性格的忠实记录

的话，白色调则是对一种恬静的生活本质的宣扬。不

同于彩色摄影的是，黑白摄影中影调的变化能够非常

直截了当的影响观者对画面内容的体验，影调具有将

具象事物高度抽象能力，当这种抽象运用在纪实摄影

中时，很自然地成为了一种以抽象写具体的创作手段，

营造出一种与我们眼睛正常视角所能看到的五颜六

色的事物而相对不同的世界，从而对审美体验形成了

一种视觉差异化的特征。
[5]
这种视觉差异化在吕楠的

纪实影像中利用白色影调进一步强化，白色影调本身

具有使观者感受到圣洁、明朗等之意，加之吕楠影集

拍摄于西藏，那种宽阔的天地之气，更赋予了作品一

种难以言说的恬静气息。纪实影像中的农民生活仿佛

已经超脱了物质追求，成为一种精神的凝练。农民致

力于将自己的信仰播种在这广阔的土地间，通过他们

的辛勤耕耘得到四季轮回的成果。在《犁地的夫妇》

这幅作品中，吕楠利用逆光的拍摄手法将人物置于广

阔的天地之间，农民是沟通天地的“使者”，人物自

身的暗调是对现实的塑造，而大面积白色调的天空则

是他们的“理想”之地。吕楠在他的影像中用高调的

画面风格将农民的精神世界进行视觉化阐释，让原本

无法捕捉的细腻情绪跃然于视觉载体之上，是他透过

简单影调形成与现实世界不同的视觉差异。在白色影

调的衬托下，整幅作品中生活的本质不是都市中日复

一日的忙碌，也不是农村无所事事的悠闲，而是通过

四季劳作之后得到应有成果之后的精神享受。 

2.3 吕楠摄影视觉哲学 

2.3.1 多视角的摄影“意趣” 

罗兰巴尔特总结整理关于图片阐释的摄影理论，

对我们分析图像具有借鉴意义。其中关于摄影“意趣”

的解释，在此引用罗兰巴特原文：“意趣属于喜欢而

不是爱的范畴，它调动起来的是个半吊子欲望……意

趣是一种教养（知识和礼仪）类的东西，能使我认出

操作者，能使我体会出他那些想法，那些想法是他进

行拍照活动的依据。”
[6](P36-37)

利用罗兰巴特的摄影“意

趣”观点分析吕楠这部纪实摄影作品，会发现影像中

引导观众的摄影“意趣”是多重的，这种视觉感悟不

仅受制于观众不同的生活经验，还来自于摄影师的创

作手法。在这部纪实摄影作品中，吕楠的多视角拍摄

方式能够直观的给予观众不同的视觉体验。 

他我视角下对西藏农民的客观记录。摄影师吕楠

的他我视角不同于其他摄影师所拍摄的西藏，将高原

地域的凛冽寒风、粗狂的图腾崇拜、神性的宗教仪式

等标志性的视觉符号排除在画面之外，而在他的影像

作品中总是记录普通的西藏农民生活的点滴画面，让

众多观者看到了西藏民众普通生活中不普通的恬静

与自然。
[7]
他我视角下，摄影师与被摄者始终通过镜

头沟通，镜头构成了两者之间天然的距离。通过吕楠

的镜头，观者得以了解这片神秘大地上人们的真实生

活，打破了人们对西藏原有的固定印象。对于西藏的

认识，不再是由宗教、高原等元素组成的权威解读，

也不单是质朴与恬静的农村生活，而是它们共同构成

了对西藏的客观认识。观众在观看影像时，画面的时

间性被切割，照片中的西藏农民保持着永恒的姿势。

观众通过照片媒介以第三人称的视角介入画面中人

物生活，保持着相对客观的审美评价。在此视角下，

摄影师与观众保持相同地位，是纪实摄影真实性的完

美写照，能够使影像保持独立性与客观性。 

自我视角下对西藏农村的主动观看。当摄影师进

行专题摄影时，不可避免的主观介入被摄对象的生活，

通过近距离的接触，使得被记录下来的影像更具有真

实性。而这种主观视角下的纪实影像也对画面空间进

行压缩，客观记录的属性被主动观看取代，视角的重

心集中于主动观看的精神解读。吕楠长期潜伏于西藏

农村拍摄，他与被摄者之间的距离通过长期的融合而

缩短，在他的镜头下，我们看不到镜头突击的侵扰，

取而代之的是平静祥和的叙述。摄影师作为西藏农村

农事活动中的一份子，相机的拍摄框架趋于眼前的主

观视角，从而使得画面的重心强调农事氛围下的精神

活动，这种精神活动在画面中以远近透视的动态观看

得以视觉表现。在此视角下，观众被摄影师的镜头拉

进画面之中，观众如身临其境般同影像中的被摄者进

行精神交流，从而对画面的感悟不再是单纯的视觉真

实，而是转化为主动观看视角的下的精神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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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生命存在的摄影“刺点” 

罗兰·巴尔特将“刺点”解释为：它的某处击中

了我，刺痛了我。即《明室》中阐述的“我能够说出

名字的东西不可能真正刺激得了我。我不能说出名字，

是思想混乱的明显征兆。……有的时候，我觉得想到

的照片比看到的照片还清楚，好像直接看到的东西会

产生误导，让人努力用语言去描述，反而总是错过了

效果的那个点，即刺点。”
[6](P70)

这种刺痛并不是画面

直接的视觉表现的，实际上是照片中所蕴含的复杂的

对象信息和拍照者个性化的观看态度造成的。吕楠在

这部作品中给予观众的精神体验是多样的，其中关于

生命存在的“刺点”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挖。 

现实中的生命存在。每个生命都有终结之时，每

个人都畏惧死亡的到来，但又没有人能阻止这一进程。

吕楠在拍摄《四季》时，大量使用了如《外祖母和外

孙女》一样的画面布置手法，将一老一少置于画面之

中。这本身源于东方仪式感的纪念照片形式，却又不

经意间流露出关于生命存在的思考。照片中的“刺点”

通过被摄者的皮肤状态得以展现，历经沧桑的成年人

或者老人有着一份从容不迫的沉稳，孩童与之相对的

表现出天真烂漫，当观者在脑海中将时间之钟回拨，

几十年前的老者也如现在的孩童一般。在吕楠的镜头

中我们除了看到了藏族人民生活的痕迹，他们的形象

更体现出自然性的，未被工业文明污染的原始状态。

这种原始状态少了很多被艺术需要的苦难痕迹，而是

“出世气息”的归隐形象。
[8]
在摄影美学语言中，这

种正面的描绘意味着永恒，吕楠正是通过东方仪式感

的正平面描绘将时间性重新引入，而平面的视觉表现

意味着西藏农民本身生命的存在或本质，这是不受时

间影响的。 

照片中的生命存在。摄影本身是关于“存在”的

艺术，相机的应用源于对逝去的时光以及一去不返的

人物形象的记录，当相机快门定格照片时，影像成为

生命存在的概念体。吕楠利用影像将西藏农民家庭进

行定格，正如在图一中，老妇人与孩子组成了老少的

生命组合，照片的定格将两者此时的生命凝固于视觉

媒介之上。观众的观看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无法得

知被摄者是什么样，照片中的形象与真实的被摄形象

对应不再具有等价性，但是照片的长久保存将这一生

命存在定格，得到了关于存在的记录。影像中“刺点”

是个体生命被定格于某一时刻，观众对被摄者生命的

视觉感受得到延长，而被摄者本身的生命却依旧走向

生命的终结。以摄影哲学思考生命存在，这一“刺点”

将观者从生命存在的精神体验拉回到现实世界，认清

生命的本质，能够直面生活的困境与磨难，而不纠结

于生命的短暂与易逝。 

3.结语 

吕楠拿着相机追寻着远离现代文明的精神产物，

在这部作品中以布道者的精神记录着这群被概念模

式化生活方式所忽略或排斥的人群，利用照片将西藏

农民从生活边缘拉到我们眼前。吕楠说他自己不信仰

宗教，虽然很多人在他这部作品中看到了神性，但展

现的更多的是真诚的人性。镜头下的西藏农民无比质

朴，而又有脱离现实的状态，吕楠以一种调和的方式

将真诚的精神与恬静的现实结合，把握着两者之间的

共性与平衡，用影像探讨着西藏农民的生存状态，关

怀着他们的生存现状，肩负信仰，又忠于现实。吕楠

的《四季》作为《被遗忘的人》和《在路上》的精神

“升华”，是对灵魂的慰藉和对生活本真的向往。他

以影像抒情，捕捉那些安静的画面，却不仅仅只是停

留于视觉效果，最终呈现了摄影师的真诚与西藏农民

的虔诚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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